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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宝鼎山又名宝顶山、鸣凤山、踔崖
山，位于高安镇与沙河乡交界处，距县城30
多公里。

宝鼎山山势呈东北-西南走向，最高海
拔1063米，系大巴山支脉、精华山主峰。

自唐朝初年修建道教清风观后，就成
为宗教圣地和旅游胜地。宝鼎山是重庆市

“市级森林公园”，自然景观非常优美，素有
“渝东名山”之称。

宝鼎山拥有独特的地形地势、丰茂的植
被、旖旎的风景，以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万亩紫杜鹃、千年古蜀道、云海日出，
是宝鼎山自然人文景观“三绝”。

目前，正是宝鼎山杜鹃花盛开的时
节。从现在开始到10月，都可以到宝鼎

山，或赏杜鹃、或
探古道、或观

云海日出
……

宝鼎山紫杜鹃是灌木杜鹃，属高山杜
鹃，生长在海拔700米到1000米的地方，
长度几公里，总面积近万亩，是宝鼎山独有
的旅游资源。

受气候、海拔、土壤等因素影响，宝鼎
山是目前全国紫杜鹃唯一成片、集中的生
长区。

在紫杜鹃分布区域，还夹杂着大量红
杜鹃。

每年4月中旬，当垫江的牡丹花逐步凋
零的时候，宝鼎山的紫杜鹃就开始绽放。

紫杜鹃的花期一直持续到“五一”期
间。紧接着，又是红杜鹃开放，直到5月下
旬才结束。两种杜鹃花花期加在一起，观
赏时间超过40天。

最为赞叹的是，宝鼎山紫杜鹃与雾海、
日出、迎客松、千年古道等叠加在一起，美
不胜收。

由于天气原因，今年花期比往年提前
10天左右。目前，滥田口、同治古道、大
观古道等低海拔地区的紫杜鹃已陆续开

放，山顶的花期在4月中旬进入盛
花期。

宝鼎山上有一条千年
古蜀道——忠

垫古道。
古老的忠垫古道从此处翻越宝鼎山，

是千百年来连接忠州和垫江的一条重要道
路，也是忠县两口盐井所产食盐运往垫江
及成都的重要商道。

忠垫古道大多建在陡峭的石壁上，现
在留存下来的古道从沙河乡原东山煤矿后
面，一直通往宝鼎山滥田口隘口，全长约3
公里、宽约1米。其中，有2公里长的路段
用青石板铺成。

最为险要的一段约有500米长。道路
的一边是近乎直立的石壁，另一边是几十
米高的悬崖，具有“雄、奇、险”的特点。

忠垫古道旁的一段石壁上，錾刻有“大观
四年三月十三范正大”11个字。在另一段古
道石壁上，錾刻有“大清同治五年改修此路”
10个字。从两处石刻可以知道，由这两段古
道组成的忠垫古道，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

每当太阳出来时，斑驳的阳光穿过树
叶缝隙，洒在鲜艳的杜鹃花瓣上，洒在古老
的石板路上，投下跳动的光斑，形成明暗交
织、生机跃动的天然画作，古道千年的繁华
与寂静被赋予了新的生机。忠垫古道，也
是“千年古县”垫江的文化记忆。

徒步在蜿蜒山林间的石板路、陡峭的
石梯上，可以触摸到古老垫江久远的历史，
感受到千年古道的独特文化魅力。

除了万亩紫杜鹃、千年古蜀道，云海日
出就是宝鼎山自然人文景观的“第三绝”。

每到夏季的雨后，垫江宝鼎山就可以
欣赏到壮美的云海日出奇观。

一场雨后，在宝鼎山巅，一堆堆雪白的
云群，从四面涌来。

盘旋、堆叠、萦绕……宝鼎云海给人以
神秘、梦幻的感觉，让人宛若人间仙境。

站在位于宝鼎山主峰的八角亭，游人
居高临下，观赏碧波万顷、无边无际的滔滔
云海，如临大海之滨，波起峰涌、惊涛拍岸。

天际缓缓变亮，遥远的云端抹上一层
金黄，一轮红日在云浪中缓缓升起，霞光逐
渐映红翻滚的云海，宝鼎山美丽的日出景
观便呈现在游人眼前。

宝鼎云海和日出景观，是大自然赋予垫
江的又一奇观美景，一定会让你
心旷神怡。

“都有食人的蜂了，还去爬那山？”母亲
不解地问。

“哪有，是长得像人的石头，叫石人峰。
登上去，吹吹风，散散心，可美啦。”

南川三泉的清晨，是被浓厚的晨雾、潺
潺的溪流和车轮碾过碎石的声响一同唤醒
的。我们刚从车上下来，便被一阵山风迎面
狂吻，帽子、头巾、衣角瞬间在空中乱舞，原
本素净的山谷一时间五彩缤纷。

此时，城市尚在夜色的余温里似睡非
醒，我和二十多位同伴已站在三泉镇独马
头那条不起眼的碎石路口。今天的目的
地，是金佛山北坡著名的石人峰。不同于
网络上那些动辄二十公里、爬升两千米的
自虐大环线，我们选择了更为亲民的小环
线——一条专为想在一天之内既窥见险
峻、又不至于透支体力的都市行者准备的
路径。

然而，计划总赶不上变化。正要启程，
便有人因担心路途遥远而选择留守，在独马
头附近等候。我心里也咯噔一下：养伤休养
一百二十天的腿，会不会旧疾复发？但想起
前几天复查时医生“已经正常”的叮嘱，我最
终还是选择了前行。

顺着碎石村道转过几道弯，耳畔渐闻溪
涧轰鸣。抬眼望去，一道瀑布如玉龙从天而
降，水雾在阳光下折射出迷离光晕。正当大
家在瀑布前合影时，又有同伴因身体不适原
路折返。队伍在进退之间摇摆，我们也纷纷
相互提醒：身体若吃不消，不妨就此止步。

犹豫只在转瞬之间。我想起出发前对
自己的承诺——来都来了，怎能不见那传说
中的奇景？怎能不赴那场心心念念的“石人
喂金鸡”？

目送同伴下山后，我们加快脚步。山路
愈发崎岖，在崇山峻岭间，偶见两处零星老
屋。土墙斑驳，仿佛一碰就会簌簌掉下岁月
的尘埃。其中一家空无一人，另一家门口，
两位妇人正低头捋胡豆。

我好奇地打听她们的姓氏。老妪姓陈，
中年妇人姓刘。

“刘？”我心头一热，“我也姓刘！”在这深
山老林里遇见本家，便多了几分亲切与暖意。

她们热情招呼我们进屋歇脚，甚至挽留
道：“吃了饭再登山嘛，不急这一会儿。”盛情
难却，更难得这份偶遇的温情。我谢过她们
的好意，略作补给，再次启程。有了这份“刘
氏家族”的加持，脚下的步子似乎也轻快了

许多。
越往上走，越显惊心动魄。路逐渐被荒

草吞没，取而代之的是被水流冲刷得圆润却
湿滑的巨石，以及近乎垂直的土坎。这不再
像漫步，而更像一场与地心引力的博弈。汗
水顺着额角滑落，双腿如灌铅般沉重。

途中遇到一对从石人峰下来的年轻情
侣，女孩见我气喘吁吁，急忙提醒：“姐，上面
风大得很，一定要注意眼镜，刚才就有人的
眼镜被刮飞了。”

当最后一片荆棘被拨开，眼前豁然开朗
——石人峰，就这样静静耸立在面前。

那一刻的震撼，是快门无法完全捕捉
的。它不像远眺时那般温顺，近看才知何为
险峻：一根百米高的独立石柱，底部仅有一
隅与山体相连，仿佛下一秒就要倾倒，却又
以惊险的平衡屹立了千万年。旁边的“金
鸡”与“食盘石”亦是如此，三块巨石凌空于
悬崖边缘，脚下便是万丈深渊。云雾在谷底
翻涌，偶尔漫过石人的腰际，让人产生一种
踏在船舷边的眩晕感。

返回时，我们在石人峰下的草林间休
憩，拿出酒与干粮，对着群山咀嚼，和绿野对
饮。此时的风很温顺，吹散了所有疲惫。

下山的路，是对意志的另一重考验。尤
其是临近终点那段长陡坡，每走一步，小腿
都在剧烈抗议，脚掌打战，仿佛踩在棉花
上。我滑倒几次，心里不免生出悔意：早知
道这么累，是不是该和友人一起半道折返？

然而，当我扶着登山杖喘息，不经意回
头一望——夕阳西下，金佛山北坡的重峦叠
嶂被染成一派葱郁的绿野仙踪，瀑布在光影
中如银河倒挂。

那一瞬间，所有后悔烟消云散。如果不
来，我又怎会在深山偶遇刘姓本家？又怎能
亲眼看见“石人喂金鸡”的旷世奇景？又
怎能亲自丈量这1700米的海拔？

回到独马头，已过去八个多小
时。回望那座隐入云雾的孤峰，心
中竟生出一种奇异的平静。小环
线虽短，却像极了人生的某些片
段：在半途或许会有退缩的念头，
但只要咬牙坚持，挺过那阵腿脚的
颤抖，留在记忆里的，终将是那片
壮阔的绿野仙踪，而不是途中的狼
狈与喘息。

“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再读杜
甫这句诗，脑海中便浮现出家乡万州的景
象，这诗句仿佛是为她量身定制——三
十万株三角梅，如火如荼地铺满长江两
岸，从江岸到庭院，从阳台到街巷，将这座
依山傍水的城市染成了一片绚烂的花
海。漫步其间，我总被这蓬勃的生命力所
震撼，它不只是一种风景，更是一段缓缓
展开的叙事，诉说着万州的蝶变与新生。

每年四月，我的目光都会被那铺天
盖地的色彩所吸引。长江之水浩浩荡荡，
自西向东穿城而过，而两岸的三角梅却以
最热烈的姿态迎接着每一缕阳光和每一
个生命。它们簇拥在堤岸上，紫红、粉白、
橙黄，交织成一条绵延不绝的彩带，倒映
在粼粼江水中，仿佛天地间都浸染了这份
鲜活。白居易曾吟“乱花渐欲迷人眼”，此
刻的万州正是如此——走入寻常巷陌，
家家户户的阳台、院落里，三角梅探出头
来，或垂挂如瀑，或攀援成墙，将单调的建
筑点缀得生机盎然。老人们坐在花下闲
谈，孩童在花影间嬉戏，连空气里都弥漫
着淡淡的甜香，让人不由想起王维笔下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的田园诗
意，但这里更多了一份人间烟火的温暖。

三角梅的意义远不止于此。随着
脚步深入，我发现这花海背后，是万州
城市发展的生动注脚。过去，这里虽坐
拥长江黄金水道，却难免有山城的局促
与陈旧。近年来，随着“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万州人开
始以花为媒，重塑家园。三十万株三角
梅的种植，并非偶然——它源于政府的

规划与居民的自觉，将荒坡、空地
变为花廊，让老旧社区焕发新颜。

记得邻居李大爷的故事：他退
休后，在自家小院种满三角梅，
起初只为赏心悦目，后来竟带
动整条街巷竞相效仿，如今那
里已成为游客打卡的花巷。

三角梅的蔓延，像一股无形
的力量，凝聚了人心，提升了城市
的品位。它让万州从一座工业重
镇，悄然转型为一座宜居宜游的
花城，吸引着八方来客。“登山则

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
花与城交融，情与

景共生，如今

万 州 人
就 是 这 种
生活状态。

当 我 静
下心来，这花海更引发了我对
生命与坚韧的思考。三角梅并
非娇弱之花，它耐旱、耐贫瘠，在
万州的山水间扎根生长，恰似这座
城市的品格——历经沧桑而生生不
息。万州自古是巴渝要塞，锻造了
人们豪爽而顽强的精神。三角梅
以它的蓬勃，无声地诉说着这种精
神：无论环境如何，总能绽放出最
美的姿态。在三角梅的映衬下，万
州的现代繁华与历史底蕴交织
——高楼大厦间，花枝摇曳；江
轮鸣笛中，暗香浮动。它不再是
简单的观赏植物，而成为一种
象征，寓意着万州人在时代浪
潮中，既保有传统的坚韧，又
拥抱开放的活力。

夕阳西下，我站在长江边
的音乐广场，回望这片花城。
三角梅在余晖中愈发鲜艳，宛
如给万州披上了一袭锦绣华
袍。如今的万州，正是这般景
象——花开了，城活了活了，，人笑人笑
了了。。这三十万株三角梅这三十万株三角梅，，不仅铺不仅铺
就了一条美丽之路就了一条美丽之路，，更铺就了一更铺就了一
条通往幸福与未来的心路条通往幸福与未来的心路。。

或许或许，，真正的花城真正的花城，，不在不在
于花有多少于花有多少，，而在于花中蕴而在于花中蕴
藏的那份对生活的热爱与藏的那份对生活的热爱与
坚守坚守。。万州万州，，正以她的方正以她的方
式式，，在长江之畔书写着一在长江之畔书写着一
首永不凋谢的史诗首永不凋谢的史诗。。

宝鼎山“三绝”□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汤涛

山行石人峰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刘永梅 山青花欲燃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何真宗何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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